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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非正常死亡别有隐情

寨 存 耆

光绪死时我尚年少。其时父亲增崇在清廷内务府 任三席大臣。叔

父们（增德、增麟、增绂）也在府内任郎中 员外郎。

记得一天下午五点来钟，我父亲和我的两位叔父，还有我和两个叔

伯哥哥 的在一起，正准备吃晚饭，内务府堂上来了一位送“知会”

“官人”，说“：万岁爷病重，请堂官即刻进里头预备差使。”这话由我们

家管事的张俊峰入里院转告了我父亲。当时老兄弟三人一听完这口传

“知会”，俱现出难以置信而且惊疑异常的神色。

父亲问张俊峰“：你认识这个送知会的人吗？”张俊峰回答说，他一

听这话也很诧异，所以对送知会的人盘问了许久。听送知会的人说话不

像有什么差错的样子，他才敢来向主人送话。

父亲和两位叔叔面面相觑了许久，只听父亲连声说“不对”，两位

叔父也同声说“：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就是不对。前天，天子受

次席总管内务大臣继禄所带的大夫请脉，没听说有什么事。”我那两个

清代总管皇宫事务的机构，掌内务府： 管宫廷内的祭礼、财务、警卫、

刑狱等事务。

“知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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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父也说“：上头欠安，若是重的话， 吗？”还不‘发抄’

父亲同几位叔父向来不以为皇上有什么大病。记得戊戌政变后，八

国联军侵华之前，父亲还在南京任江南织造时，叔父增德、增麟、增绂

三人给我父亲写家信，说他们与宫内深交的太医谈及“皇上无病，所进

的药 信中还说“奉旨病源许添不许撤”；也不吃”。 我的姑丈，内府堂

笔帖式英绅（字书卿）也曾写信给我父亲，说：“懿旨每日著总管内务

姑丈府大臣一员，带领请脉。拟方后赏饭吃”， 与府内十余人“轮流帮

同照料 医士“终日不得闲”。他在致我父亲的信中说“：脉案一纸，”，

奉阅可也。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无非虚不受补之意。其脉案上话

语，系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

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父亲不仅保存了所有这些家信，并

将他们抄录来的光绪脉案、药方都收藏好了。此外，我还见父亲保存的

“再启者”残信，已无正文和署名，信的语气似是太医报告当时宫内情

形，言及外省保荐医士四人进宫为光绪请脉（山西朱焜、江苏陈秉钧、

两广卢秉政、门定鳌）。其中有的被上头斥为“脉理欠通，用药固滞”，

打发回去；有的未过多久声称“家母有病”，告假回去了。余下的一人

谨小慎微，一人迹近钻营。父亲保留的此残信中云：“圣躬各症⋯⋯仍

属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云云。然以仆观之，大局无妨，不过一时难复元

耳。草此达知，外人不足道也。”我还记得抄文中言皇上“鼻塞声重，

少流清涕，喉间发涩，项筋作痛；呛咳无痰⋯⋯两肩坠痛，耳仍作鸣；

身体倦懒，腰间作疼；心烦口渴”等等，从当时所获的光绪脉案和病情

看，不过如此而已。

我父亲和叔父们因在内务府供职，与医士们来往较多，我曾听到他

“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

见《关于脉④ 明》案的书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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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和亲友讲过这么一段故事：

有位初学当差的太医，在西太后前对答光绪脉案时未曾留心，说了

句“舒肝顺气”。西太后把脸一沉，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了？气儿又

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首认罪，忙不迭地说“：奴才初学当

差，不会说话，请老祖宗开恩。”有顷，太后又转变脸色，对那太医说：

“皇帝日理万机，宵宿勤劳，哪能动不动就得‘舒肝顺气’？那样小心眼

儿怎么办国事？偶而小有违和，也不过是‘调、和、理、益’。”那位太

医经此一吓，再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后来为光绪请脉，处方总是

“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事硬挪到“肺”上去，成了

“肺气清而肝自畅”“，脾胃健而气自充”等等。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

而足。

从当时的情况看，无论太医或外省保荐的医士，给光绪请脉都得依

慈禧的脸色行事。凡干不长久的，多半是违背了慈禧心意；干长了的，

则是切合了慈禧的需要了。至于世人所能见到的光绪的脉案、处方究竟

如何，不待言说。对于这些事，我父亲、叔父们心中有数，我听得多

了，也有些明白。

故此，乍一听皇上病重，全家呆若木鸡。我在一旁，只见老兄弟三

人似是怀疑有人捏造谣言。张俊峰不愧是久经“跟官”的，对官场内幕

很有经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口称：“这个事情倒是

请三位老爷要慎重⋯⋯”我父亲问：“你没见他从哪儿来吗？”张答：

“倒也问过了，送知会的人说，咱们宅是头一家。从这儿再到沙井胡同

给奎大人（奎俊，首席内务府大臣）送信，然后到马大人胡同景大人

（景丰，末席内务府大臣）宅，继大人（继禄，次席内务府大臣）宅，

西城麻花胡同，是由别人去送知会的。”我的一位叔父说“：二哥（指我

父亲），您先给奎宅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样？”我父亲想了想“，也好吧，

就先问问，然后再看光景说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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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老兄弟三人一同去打电话，晚饭也停住不吃了。我们三个叔

伯小兄弟愣头愣脑地跟在后头，要“旁听”个水落石出。那天晚饭正好

美食一大海碗，我们小兄弟仨“有初冬当令的“锅子料熬白菜” 票

，因为要替他们老兄弟们暂时保留起了” 来，我们是吃不成了。

等到奎家的电话接通，果然送知会的人将离去，所言真与我们听得

的一般无二。

我父亲和奎俊商议定了：仍穿常服进内，备带素服，用时再换。一

面由我两位叔父分头再到别的人家打听，一人去找某一个太监，一人去

找和宫内消息灵通的某司员，再作一番切实的打听，然后聚到奎家见

面，计议如何进内。

于是老兄弟三人备车马，分头而去。我们小兄弟三人只吃了那照例

的两盘两碗的晚饭。等到约近十点半的时候，他们老兄弟回来，再去吃

晚饭。我们小兄弟三人又去旁听。此时只看见他们脸上露出一些不安的

神色，而没有什么疑神疑鬼的样子。我那两位叔父对我父亲说：“二哥，

您上去之后，事情怎么样了？”我父亲对他们说“：还说哪，我们四个内

务府大臣上去之后，太监们说：‘大人们的差使我们都替当了。请大人

们上去看看吧。’我们上去一看，已经停放好了，当晚没事了。太监说：

‘大人们请回宅歇息歇息吧，明天一早上来听旨（西太后的‘懿旨’），

恭办大事吧。’我们就下来了。”

所谓“停放”，是宫中讳言，即棺木已经放在“中堂”，也可说是

“停上”。言者隐约其辞，听者不便深问。据我当时的领会“，停上”是

穿戴好衣冠，停放在灵床上，头东足西，尚未入棺木；若是已入棺木，

搁置中堂，也叫“停放”或“停上”，那样外臣是看不见尸体形象的。

① “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

“票了”：喻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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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不明白父亲说的“停放”指的是哪种，叔父们俱不言语，谁知他

们又是怎样领会的？

我一位叔父说“：可怎么把上头‘请’过来的哪（？指把光绪的尸身

从瀛台接到宫廷内）也没传‘万年吉祥轿’呀！”平时在乾清宫西面月

华门“门罩（”即门道）下陈设着一顶轿子，名称是“万年吉祥轿”。如

遇皇帝死了，无论是在什么场所，就用那乘轿子抬出来。据闻系自雍正

以后才设置的。我父亲说：“那谁知道啊？人家不是说都‘替’我们

‘当’了吗？那还不是他们想怎么‘请’就怎么‘请’。”我父亲又说：

“前天继子受命（他有管理太医院事务的职分）带大夫请脉后，他下来

说带大夫的时候，上头还在外屋站着呢，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一些，还

对他说：‘别的不舒服倒还没有什么，就觉得痰盛，叫大夫想法子去去

痰。’只隔了一天！可怎么这么快呢？”一位叔父说“：这简直可怕啦！”

另一位叔父说“：这里头有什么事儿吧？”我父亲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

说“：这话咱们可说不清啦。”我们三个小兄弟就旁听到这里。

总之，光绪身故后，便是销声匿迹地移入宫中，不但没用“万年吉

祥轿“”请”，甚至入殓之际究竟是怎样，也无人能知其详。就连在内务

府供职的父亲、叔父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

此后无论是内务府的司官，或是外部的司官，我三位婶母娘家的兄

弟子侄们以及别的亲友，没有一个见面不说奇怪的。

我记得很清楚，过了没有一星期，这一类的话便倏然而止了。再听

到的便是怎么办丧事，怎样走差使，所有的人再没有一个提光绪突然身

故的话了。

过了“百日”后，从宫中发给具有得到所谓“颁赏遗念”资格的王

公、大臣、懿亲、勋旧一批纪念物品，照例总是“吉服冠”一顶，“龙

一件，“吉服袍”一件，再搭上玉佩一类的一两件。我父亲所得

“遗念”中有一件酱色宁绸面的两截羊皮袍子，在我看来，就非常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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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截是小紧毛的羊皮，下半截是黑山羊皮，非紫羔皮。若照封建时代

的实况来讲，这种两截皮袍根本不该是一个封建皇帝所用的，皮上身是

小紧毛，御寒还不如一件厚棉袄。事后听许多人讲，凡是这一个等级

的，得到的皮袍俱是如此，还硬要说“德宗”生平最喜好穿两截皮衣。

后来听说光绪所住的屋子，冬天并不暖和，而且在光绪亲祭“坛庙”的

时候，谁都看见光绪的鼻子下头总是挂着两条清鼻涕，他并不擦拭。

“清鼻涕”与“小紧毛”当是有关联的了。

除了穿不暖，就是吃不饱了。在封建社会里，吃得多就得被说成是

“胆大而多嘴了”。据太监们说，光绪吃饭，只有摆在眼前的几样菜食是

新做出的，其余的俱和祭祀上供一样。初一搭上“膳桌”的菜食，可能

到十五还是这些，所以光绪一吃饭就闹气。

再说到他的独身生活，更是凄惨。我的一位叔父（增绂，内务府员

外郎）常在带“匠”（给光绪的住所换纱窗的裱匠和木匠）的时候，到

太监的屋里休息，常常听到他们说点闲话。有一次，我那位叔父向一个

太监说“：咱们‘老爷子’（光绪）总这样一个人，他寂寞不寂寞呀？”

那个太监说“：别提啦。我们‘上夜’（夜间在光绪住的房里守更）的时

候，有时就听见老爷子叫‘小珍儿，小珍儿’的，还有什么‘小宝贝

儿’⋯⋯”那个太监说着，脸 上也很凄惨

关于光绪突然身故，还有一说。说是西太后曾经说过：“谁要叫我

不称心，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称心。”这本是在戊戌以后尽人皆知的话。

另一句话就是西太后说“：我绝不能死在他（光绪）前头。”这句话在几

个王府内都传说过。后来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又正好赶上光绪多多少

少像有点病，便叫李莲英给光绪送了药去，叫他看着光绪吃了再回去。

光绪在吃药的当天下午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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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委员会的产生和结束

北洋政府时期有过三个外交委员会：第一个是巴黎和会将开时于

月中旬成立的，设于徐世昌总统府年 里。这个会因为反对签凡

尔赛和约而于 年 月 日自 年初黎元行结束。第二个大约是在

洪任张绍曾组阁时设立的，委员长为黄郛，我是委员。但这个委员会并

未开过会，我不知会址何在，会的存在时期亦很短。第三个大约是在

年段祺瑞执政时或较早些时设立的，委员长为汪大燮。他的惟一任

务是邀集几个通晓国际法和熟悉条约的委员编一部不平等条约类编，将

不平等的条件分类编列，以供修改不平等条约时参考。这是他的宿愿。

类编印出后，会即结束。我未参加这个委员会。

现在我要叙述的是第一个外交委员会的事情。 年 月徐世昌

就任总统 月， 日日欧战停止， 月 日外交部总长陆征祥出国赴

巴黎和会 他先到日本与日首相商谈，离日上船时就发现丢了一个公事

民国外交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内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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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国内舆论本认为陆非外交人才，且为签订《民四条约》者①，颇为

不满。陆出国后，外交次长陈箓代行部务。他资历甚浅，声望不高，一

般人都认为不足以应付局势。于是梁启超、林长民二人向徐世昌建议在

总统府设一个外交委员会，任外交元老汪大燮为委员长。徐采纳了，并

以孙宝琦、熊希龄、陆宗舆、李盛铎、林长民、王宠惠、沈瑞麟、陈箓

为委员，林长民兼事务长，我是管秘书事务的事务员。徐世昌原是个极

圆滑的老官僚，他虽被段祺瑞拥上台而自己并无实力，所以要拉拢各党

派以增加他的势力。那时他已聘林长民为他的顾问。林劝他请梁启超赴

欧洲游历，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为中国游说，徐也采纳了。这个外交

委员会设在紫光阁西南角旁边的几间小房子里，虽在总统府内，但与府

的办公处隔离较远。除汪、林二人及事务员们每日到会外，委员常来并

对会务关心的只有熊希龄一人，王宠惠亦有时来，其他委员来开会时都

采取敷衍的态度。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对和会的政策都是由委员会决定

的，专使来电都是由外交部送委员会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重要的来

电确是抄送给委员会看的，但未必是全部。

外交委员会成立后，汪、熊二人即联合提出对巴黎和会的提案。共

五大纲，首列破除势力范围，分目为收回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统一管

理铁路、撤销外国邮电机关。其他大纲为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

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梁启超出国前，亦来会与汪、熊、林、

王等讨论了这个提案，以便在外接洽。提案经委员会开会讨论审查，于

１９１９年１月６日一致决议通过，由汪、林二人亲呈徐世昌，奉命交院发。

①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５月７日午后３

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４８小时内答复对二十一条究竟是否承认。

９日，外交总长陆征祥奉袁世凯命照会日使馆，对最后通牒要求各节概予承认。２５

日，陆征祥与日本全权代表日置益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

《关于山东省之条约》，承认日本关于确定在南满与东蒙之权益和继承德国在山东

之一切权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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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由林长民亲交代总理钱能训，于８日电致各专使，正在陆征祥抵法

之日。１８日和会开幕。但以后我们才知道国务院电专使只将这个提案作

为希望条件。①

另有一事徐却完全接受了委员会的提议：陆征祥赴法途中与广州政

府所派代表王正廷相遇，到法后陆即来电报告代表五人及名次，为陆、

王、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驻荷公使魏宸组。汪看了这个

名次甚为踌躇，因为和会只给中国三个席位，如五人轮流出席，怕有时

对于和会情形有不接洽处；如由３人出席，则应为前３人，但陆无甚能

力，王亦尚无外交经验，且对和会须南北一致，不知他的主张究竟如

何，施则为怕多事的官僚，向不活动，这３人恐不足以应付局势。汪、

林相商不决，我建议只好把顾提升到第二位，使他当冲。因为顾来电最

多，与美国代表方面的接洽报告都是他这个驻英公使打来的，施并无一

电；且二十一条交涉后顾所写的英文声明书颇为得体，他亦熟悉那个交

涉的经过。汪采纳了，即将名次照改，与林同去请徐核定。徐同意了。

汪、林回会，通知陈箓到会将新名单交他电发。陈拿这个名单出门时，

低声说“：这是要捣乱了。”果然，新名单到专使处，王、施大哗，陆窘

极。他到瑞士去躲避，此事即为一原因。但以后在和会上为中国辩论，

确以顾为最力，并最能说。

委员会所提“破除势力范围”大纲里“统一铁路管理”一项引起了

大争论。提案原文为：

①据刘彦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说，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虽经政府于１

月８日致电陆征祥令其照办，然被日本探悉提案有铁路统一案，千方百计图谋设

法由中国人自动取消。不久，果有交通部总长曹汝霖、铁路协会梁士诒等忽然积

极反对铁路统一案。后竟由国务院再致陆征祥，令其勿庸提出该项。陆征祥等遂

依国务院前后训令，仅作成我国提出和会之希望条件，并将外交委员会所拟提案

中铁路统—一项删除（见该书下卷页１６９－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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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凡以外资外债建造已成未成、或已订合同而尚未开工之各

铁路概统一之，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以各路为共同抵押品，

由中国政府延用外国专门家辅助中国人员经理之，俟中国还清该总

债之日为止。各路行政及运输事宜仍须遵守中国法律，概由交通部

指挥之。

这个提案的主要目标原是为收回以外资建筑、为势力范围骨于的东

清、南满、安奉、胶济、滇越各路。因为国家无此实力，故欲统一管理

之，又因无赎回之财力，故欲将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而以铁路收入

还清。但以外债建筑的如津浦、沪杭、京汉等各路亦与势力范围有关，

如不包括于统一管理之内一律待遇，既不易得据有以外资建筑各路的各

国同意，且恐收入不足以早日偿清总债而亦难于举一总债，因此欲将外

资、外债建造各路一概统一之。

外交委员会提案于 月 日电各专使。约一个月后，因中国代表在

巴黎要发表包括西原借款合同的中日秘密协定，日使小幡于 月 日到

外交部抗议，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登出反对铁路统一的社论。而交

通总长曹汝霖声明对于统一铁路案尚待研究，外交委员会委员陆宗舆亦

称彼在会本不赞成。先是，称为旧交通系领袖的梁士诒已有反对统一铁

路的言论，至是乃与称为新交通系领袖的曹汝霖一齐反对，认为统一即

是共管。那时交通部顾问贝克和中英公司经理梅尔思各拟有“万国铁路

团”私案，是共管性质，反对者即以此种拟案与外交委员会提案并论。

月 日钱能训约赞否两方集会于春藕斋。汪、熊声明提案与贝

克、梅尔思拟案无关，最后梁亦表示赞成之意。钱声明双方无根本不同

之意见，办法应再详议。汪推曹、梁拟案。 月 日国务院召集春藕斋

第二次会议，曹、梁提出破坏原提案的草案，林长民因双方争持不下，

拟了一个妥协办法。汪不同意，会后即辞职不复到外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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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论之，委员会提案中所举借总债及延用外国专家辅助经理的条

件，是因为当时实际情形不能避免，并非共管性质，但以后是否会流于

共管，确应考虑。举总债时如何方可不受新银行团的压迫，更是问题。

熊希龄以为此等皆系商订条件时所当注意，但政局多变，商订条件者为

谁，亦难保证。另一方面，破除势力范围单靠要求，无此实力；但不破

除则势将引入瓜分，提案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理由。要之，原提案人的

用意在破除势力范围，并非为私，他们提出由交通部指挥，而当时他们

在交通界并无一个立足之点。梁士诒提出已成外债各路不在统一计划之

内，有保持他由于管理和调运铁路收入而来的“财神”头衔之嫌疑。曹

汝霖在《顺天时报》反对后出场，陆宗舆在第一次春藕斋会议时，竟为

高徐、济顺两路辩护是商业性质而非政治性质，则简直是与日本“一鼻

孔出气”了。这是赞否两方主要不同之点。徐、钱则以圆滑手段依违两

可于其间，而终偏向亲日派。曹、陆被称为亲日派，汪、熊、林等则被

称为亲英美派。

亲英美派是一班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在国力太弱时，过分寄望于

和会，尤其是对于威尔逊的和平条件十四条，以为公理或可战胜强权而

欲借他人之力来保持自己的国土，这只可说是可怜。但外交战术本当利

用形势和对方间的矛盾。在欧战中，英无力东顾，日本已几乎大嚼“狮

子”的一份肥肉，战后美国在海军方面又与英并驾齐驱，纽约还要夺取

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以势力平衡为传统外交政策的英国，本已利用后

来的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以保持他所夺取的

中国利权，战后他更得以“血浓于水”的甜言，利用日美间的矛盾以联

美抗日。所以英美方面对于外交委员会所提破除势力范围一项，曾由两

国公使表示赞成。美使芮恩施、英使朱尔典都曾宴请争论铁路统一政策

的当事人而于宴后畅谈这个问题，并都声明贝克与梅尔思的私案与使署

无关，他们二人亦不能向和会提出。与美使会谈时，汪大燮提出三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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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国权限只能及于投资确实，本利有着，其他不能过 执问；

为使资本家行之权完全归中国政府，他国不得过问； 安心起见，可

设立评议部，以便稽核或建议改良。其中第三点是因为当时铁路收入常

被任意挪用亏欠而提出的。林长民曾刊印一本《铁路统一问题》，以披

露全案的原委。梁士诒曾表示应当保存势力范围而“赖均势以求存”，

他的机关报也发出了这种言论。当时我曾写了一本《撤废势力范围论》

小册子送各处以辟之。

汪大燮辞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徐世昌屡次慰留，亦不肯回会。以后

和会对中国形势 月至 月与英、法、俄、意日恶。日本原已在 年

订立了继承德国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的秘密协定，至是日本代表声明如

不照日本提案解决，日本将拒绝签和约。英代表劳合 乔治亦宣称日本

如不参加国联，英国亦不参加。意大利代表则已因阜姆港问题不遂意而

退出。于是威尔逊亦对日本让了步。中国代表团急电纷来，林长民乃亲

到汤山恳汪回会视事。

月 日，英、美、法三巨头决定了凡尔赛和约一五六、一五七、

一五八三条，将德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都让与日本。 月 日，陆征祥

来电称如不签和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

赔偿损失等，将来中德直接交涉，是否较有把握，亦是问题。他怕将来

与战败的德国直接交涉失败，因而就主张签字，对日本屈服。这实在是

太可笑了。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由汪、林将致专使拒签电

稿亲呈徐世昌，徐令国务院拍发。但 日国务院又密电专使签约，院里

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潜去报告他。 日凌晨，汪、林到会，汪

命即刻结束会务，并自草自缮辞呈送徐处而去。我将档案整理了，亲自

送交外交部条约司长钱泰接收。林密电梁启超并请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

生，他另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嘱发电反对。我回会收拾杂务后，打了一

个英文电与上海复旦公学李登辉校长，说“政府主签，我们在此已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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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反对，请上海响应”，这个电的署名是随便写了三个英文字母。这

个电文曾经登在英文大陆报面页第二行一个方格里，日期不记得了。傍

晚我到汪处报告，汪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北大学生本要游行，

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东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

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九点在他家开会商议。北大学生原定

于 月 日（即 年日本发出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之国耻纪

念日）游行，于是决议将日期提早 日，因而就变为五四运动了。

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

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

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

大会，有会员几十人，以后逐渐增加至百余人，其中有不少各大学学生

和几个湖南、贵州等西南省份的代表。协会会所系借用西单石虎胡同私

立松坡图书馆西文部。协会成立时，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

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 人为理事；并

推干事六人，为：总务陈介、外交叶景莘、文牍寿洙邻、法律王文豹、

交际魏斯炅、庶务郑舜钦。以后因警察常去麻烦，郑不能应付，又请英

文导报经理梁秋水任秘书。理事常到会的只熊、林、王 人，干事经常

办事的只寿、郑、 人。王

月 日当天，学生被捕 人，各校长和汪、熊、王等都请警厅释

放，未允。协会决 月定于 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

开国民大会。那天清晨，梁秋水从煤渣胡同东口导报馆（今人民日报宿

舍）到石虎胡同，路过公园，见园门关闭，门外有武装警察十余人，并

架起机关枪。他到会不久，即有武装军警 余人进来，在院中站满。梁

问何事，答谓由卫戍司令部警察总厅派来，禁止在公园开会，不遵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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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会员，封闭会所。梁问：“司令部和警察厅是日本机关，还是中国

机关？”答谓“：是中国机关。”梁又问“：诸位薪饷是日本的钱，还是中

国的钱？”答谓“：是中国的钱。”梁三问“：诸位知道我们为什么今天要

去公园开会？”众答“：不知道。”梁告以是为反对签和约，又说“：不料

当局反来禁止我们开会，这明明是帮助日本压迫我们，⋯⋯诸位都是中

国人，如果都是好汉，请快快与我们同去公园开会。”众皆无言，梁请

他们进厅休息，饷以茶烟。有一个卫戍司令部人员说：“我告诉你真话，

会员可不逮捕，会所可不封闭，但公园万不可去，如去一定死人如麻。”

梁答谓“：俗语说，‘来者不怕，怕者不来’。”那时会员陆续到了 多

人，梁指道“：自来送死的愈来愈多了。”双方相持许久，那个卫戍司令

部人员请梁想个办法。梁沉吟些时说：“如要我们今天不去公园开会，

今天必须先把被捕的学生释放。”那人打了多次电话，最后说“，长官同

意梁先生的办法”，但问谁负责。梁说“：我姓梁的负完全责任。”于是

军警散后，会员们整队向天安门进行，在新华门前与被释放的学生相

遇。大家一齐转向前门，沿路高呼“反对巴黎和约”，散发传单，熊、

林二人亦赶到了。会员们一部分到商会开会，一部分到先农坛去开会，

下午四五点钟回石虎胡同而散。

月 日，北洋政府又颁布弹压学生命令。 月 日北京学生讲演，

被捕的为数更多。但各地民众已相继起来，罢课罢市，抵制日货，遍及

全国，北洋政府被迫罢免曹、陆、章等。 月 日，徐世昌咨两院辞

职 月，但仍通电各省主张签约。 日，国务院电各专使签约。 日签

约之日，巴黎中国留学生包围了代表团寓所，周鲠生先生也是前往者之

一。本来各专使并非无爱国思想，更非亲日派，未必愿签约。陆征祥实

是个好好先生，我们常批评他不过是个“大礼官的材料”。他也许会迫

于政府命令去签，如袁世凯命他签《民四条约》一样，但亦不能与曹、

章一概而论。其他专使都是精明机警之人，即使专为个人着想，亦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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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负这个签约的责任，来蹈曹、章的覆辙。当时各处电专使拒签的电文

有极严厉的。那时陆原是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是总干事，王宠惠和

日以 人名义电陆勿签。我起的我是副总干事，我们 电稿于 最末说

“如签，回国不利”，蔡以为不应恫吓他而删去了。但国民外交协会连去

三电，第三电全文为“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此外各处去电必

有更激烈的，专使们敢犯众怒吗？专使寓所既被包围，于是不去凡尔赛

签约而对巴黎各报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历述中国代表团的苦心：如

月 日对和会的抗议， 月 日关于山东条文保留的提议， 月 日在

保留条件下签约的正式通知，并举出 年 月 日维也纳条约签字时

瑞典代表保留三个条文而签约的前例，以驳斥保留无前例之说；以后中

国代表又提出将保留条件作为和约附件，不被接受；又提出在赴凡尔赛

签约前送一保留山东条文的声明，而和会主席只允在签字后送去；代表

团以签字后的声明效力可疑，又提出修改声明字句，亦不被接受。因

此，声明最后说，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

舆论之裁判。 这个声明是否预先拟好的，不得而知。

拒签凡尔赛和约，是全国人民，包括群众、学生、知识分子和一部

分统治者或曾充过统治者的一些人的爱国思想和力量联合起来所造成的

结果。

①见麦克莫雷：《与中国订立的和有关中国的条约协定汇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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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曾在南京举行南北议和，南方代理以伍廷芳为首，北

方代表以唐绍仪为首。和议成后，清帝逊位，民国建立，临时大总统孙

文退位，袁世凯当选为第一届大总统。自此以后，南北之争，始终未

断，中间又经过民国二年的癸丑之战、袁世凯洪宪帝制及张勋主持的复

辟等几次巨大政变。迨 年（民国六年），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总统

后，其时北方府院之争，暗中也就是冯国璋与段祺瑞之争日形激烈；而

南方组织了护法的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于是南北之间的斗争愈形复

杂。当此之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客暗争，外加以帝国主义的明侵暗

蚀，推波助澜，真是全国人民水深火热，国敝民贫已达极点。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国际上表面出

现了和平空气，国内 民困，而图争取国际人民十分渴望南北统一，以

上之地位。在此之前，南北军阀派系之间，亦不断有谈和之声浪，但双

方迄未获得较接近之机会。嗣因国内外和平空气之高涨，南北执政首脑

以及各实力派均希望借此时机提出和平口号，解决当时所存在之问题。

虽然免不了各为其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来作打算，而且还有一部分人，如

安福系的一些人，仍坚决主张以武力统一，但却不欲公然提出反对和

兵会议一波三折、无疾而终的南北“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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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为安福系所平，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徐世昌于 操纵的第二届

国会选出为大总统，首先他就进行南北和谈之准备。此时南方军政府七

总裁主席岑春煊亦积极要与北方拉拢，于是把酝酿已久的和谈更推进一

步，双 年 月始获得正式开议。方派出代表，至

这次会议自事先之磋商筹备，及会议中间之波折，真是迂回曲折，

艰难困阻，终至于昙花一现，无疾而终，未能取得圆满结果，只是在旧

的腐朽政治历史上留下黑暗的一页而已。然而此次会议所牵连之国内外

方面乃是千丝万缕，对于以后所发生的影响亦不为小。今加以记述，聊

为史料之助，似亦不失为有意义之举。我所能参考到的资料，主要是就

当时与会者朱启铃（北方总代表）、章士钊（南方分代表）两先生的谈

话，加以演绎编述。因为我当南北和谈之时已出国赴欧洲，当时真相隔

膜，现所能参阅到的材料亦不够完整。朱章二先生现时皆已高年，回忆

旧事，容或有恍惚之处，故本文所载难免错漏，尚希阅者是正或予补

充

会 议 的 　经　过

年 月徐世昌当选大总统，继冯国璋执掌政权，欲趁国际和平

空气高涨，国内人民企望南北统一的机会，积极进行和谈的准备。这一

方面是为了提高他自己的声誉，来巩固地位，另一方面是希图借此摆脱

各军阀的挟制。他与南方的岑春煊皆属前清之督抚，有同僚的关系，与

唐绍仪更有悠久的友谊。而南方军政府亦同样希望利用时机，与徐进行

①南北议和档案，仅参考到北方的；南方是否有档案，不可得知，故本文

所记多偏于北。另外，朱启钤先生写了一篇《关于南北和议事》及章士钊先生写

了一篇《我之上海会议观》，附于本文之尾，就其所记乃系当时内幕，非身历者不

能道及，对本文辅助甚大 附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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